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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

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江海风
物、老建筑、习俗杂谈等栏目，欢
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
量图文结合。

张瓒武先生在《张謇最早的卫士和亲随》一
文中提到“先祖初为布贩，后在二甲丁裕大司帐，
收账夜行，常喜趁吴同行为卫。”“先祖”即张詧，

“吴”即张謇的卫士和亲随吴体臣。“二甲丁裕大”
即“丁裕大”花布行，由二甲镇丁家开设。丁氏祖
籍镇江，清代道光年间迁来通州二甲镇。清光绪
年间经营过油坊，这个油坊名“裕隆”，开办于二
甲镇南边的定兴桥一带，是二甲油坊业中开办较
早的一个油坊，但开办时间不长，就转让给了安
徽歙县人程泽夫。后程泽夫在原址开设了“鼎隆
油坊”，为“南通东四坊”之一。此前，丁家在二甲
开设了“丁裕大”花布行，张詧即在此行做账房先
生，由此开始了张氏兄弟与张家的交往。该花布
行是二甲镇上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商号，其址在今
二甲镇通海街南（当时称为“南安镇”），房屋较
多，前通街，后通河（陈家河），朝东门面，门前有
虎头牌高悬。丁家之盛，始于丁松斋、丁润斋这
一代。由于清光绪年间丁润斋曾任过通州盐运
分司运判（驻石港、管辖10个盐场）。丁松斋的
儿子丁子贞（名志清，子贞是他的号）则担任过阜
宁县知县，回乡后担任余西市第二初等小学校
长、余西市学董、余西市自治会董事、议事会议员
等。故丁家在二甲声名显赫。“丁裕大”花布行门
前的虎头牌系御赐之物，亦称“部贴”，牌上方是
虎头，虎头下直书四个大字：“闲人莫入”。有了
此牌，除本身免于纳税外，还有独家经营的特
权。如果是同行的小商贩在二甲镇上开业，也得
经该行批准，还得向其交费。故该行生意十分兴
隆，收花时节，南安镇上（今通海街）人来人往，摩
肩接踵，十分拥挤，行人走路也感困难。

“丁裕大”花布行内有一敞厅，厅内悬挂御赐
竖牌，竖牌两边是盘龙，上面横书“奉旨”两字，下
面竖写“旌表”两字。由此显示了主人的身份。
该花布行一直开设到民国年间，曾代上海永安公
司收购棉花。

清代光绪初年，二甲镇商业逐步兴盛，西坝一
带更是繁忙。为使上下坝船只能够通行，由丁家出
资，将坝头拓宽，安装绞关，以利船只往来，使这个
土布、粮食集市更为兴旺。丁氏进而开办了“丁裕
兴盛”过坝行，对来往船只收取过坝费。过坝费为
每石粮食二分，当时坝上二百余名工人成天忙个不
停，将粮食过斛装舱。过坝的粮食最多时一天可达
二三千石，全年过坝费收入达万余元。

经查阅《张謇日记》，自清同治十三年即
1874年到光绪十年（1884）间，张謇几乎每年都
要到二甲去，有时一年要去几次，除了到丁家外，
还到束家、邵家、曹家去，这几户都是二甲镇上的
商业大户。如：光绪九年（1883）十一月二十五
日，因通海减捐事去二甲，寓丁氏。光绪十年
（1884）十一月二十七日，与敬夫同之二甲，宿丁
氏，闻松生讣。

清宣统二年（1910）十一月，丁润斋逝世。十
一月十七日的张謇日记：“润斋今年卒，年七十二。”
是日，张謇作挽联一副：“溯卅载交亲，适馆授餐，曾
共补经敦夙好；愿诸郎继述，傧笾饮酒，无忘易箦有
遗言。”这副挽联回忆了与丁润斋相交三十年的情
形，是互相亲近的好友，食宿方便，并与束锦（张謇
的好友）素所喜好。叮嘱润斋的年轻子弟继承丁氏
的遗志，兄弟之间友好和睦，不要忘记丁氏临终之
前的遗言。可见张謇与丁氏关系的密切。

在旧社会，商人如能与官府、官僚相结托，就
能为自己经商带来极大的便利。因此，丁家不但
在二甲镇的花布业、粮食业、油坊业中占有一定
的地位，而且与官府声气相通，与张詧、张謇兄弟
俩关系更是密切，丁子贞的姐姐是张謇的干女
儿，在她生小孩时，张謇特意派人送了几斤西洋
参，以示关怀。作为余西市学董的丁子贞还聘请
张詧担任余西市第二初等小学的名誉校长。
1916年4月，二甲镇在镇西南的关帝庙内创办
余西市第十三国民学校，仍聘张詧为名誉校长。
关帝庙内有张謇书赠“天汉声扬”、丁松斋书赠

“德配天地”的两块大匾。张詧从1914年起到
1917年间一直担任余西市二初小（后改称第二
国民学校）、十三国民学校的名誉校长，这都是因
了丁家的关系。

1920年4月，在修建老通吕公路时，原来规
划不从二甲经过，因为张氏兄弟与丁家的关系，
老通吕公路特地经二甲绕道而过（其中一段即为
现通甲路），加之坝头的繁荣，二甲就成了远近闻
名的“水陆码头”。

直到解放后，人们还在丁家老屋内看到过张
謇题字的匾额，可惜在“文革”中付之一炬。

张氏兄弟
与二甲镇丁家
□王士明

读了羌松延先生的《关于陈才福的
若干史实补遗》（见7月27日《南通日报·
城市记》）一文后，颇受启发，文中对本人
在《海门抗日史上的两次“木马计”》（见6
月2日《南通日报·城市记忆》）一文中研
究的主要人物之一——陈才福补充了很
多很好的材料，从而开宽了对陈才福研
究的视野。但本人对于如何认定史实有
些不同看法，特提出来与羌先生商榷。

从羌先生的《关于陈才福的若干史
实补遗》（以下简称羌文）中看出，支撑羌
文的主要“史实”是1939年4月15日上
海《时报》的报道《陈才福部计取海门》。
陈才福诈降后的“起义”事件，实际上是
一件没有成功的“起义”事件。但羌文引
用的上海《时报》却把它说成是成功的事
件，并认为这就是“史实”。

羌文引用的上海《时报》是这样记载
的：“本月（指4月）12日午刻，陈氏故意
在海门日军特务机关宴请日方长官宾本
三郎，苏北警备司令……不下一百余人，
席间突然由陈氏一声暗号，与乔装送礼
夫役之陈氏宪兵队（即敢死队）互相呼
应，内外夹击，于二小时中，即将百余名
之日军官及大小汉奸扫数歼灭。”

其实上海《时报》报道的这件事，本
来应是陈才福的计划，但由于情况突然，
宴会没有如期举行，当然也就谈不上宴

会上发生的“百余名之日军官及大小汉
奸扫数歼灭”之事了。《中共海门地方史》
（2015年版）第六章第三节是这样记载
的：陈才福“策划以召开‘中日亲善大会’
为名，在4月11、12两日，乘日伪双方长
官莅会之机，突然下手，杀死日伪头目。
时适逢日本侵略军宣抚班长平松、伪海
门县知事施仁心赴省，会议未能如期举
行。”由于宴会没有如期举行，当然也就
不可能发生后面的事情了，至于后续的
一些事更是子虚乌有。

由此可以断定上海《时报》的报道不
过是一篇有人事先提供的计划，或者
说是如意算盘，根本不是史实。我们
从报道的时间上也可以看出端倪。上
海《时报》发表《陈才福部计取海门》是
在 1939 年 4月 15日。而陈才福起义
事件是发生在4月12—13日两天（实
际上后续的“剿匪”事件延续至4月18
日），但4月15日上海《时报》就报道了
（据羌文透露，上海《时报》4月14日就
有有关报道，并且还用了“血战两昼
夜”之句），中间仅隔2天（如“血战两
昼夜”中间就没有间隔了），因此这很
像是一场战争直播。所以这篇报道应
是事先定稿的报道，作为长长当时国
人的志气是可以的，但作为“史实”恐
怕不宜。由此笔者认为：由于提前透露
了行动信息，或许是这次“起义”失败的
原因之一。

那么对于陈才福的诈降事件事实是
怎样的呢？对此党史早已有结论。我们

先来看看《中共海门地方史》第六章第三节
对陈才福假投降是如何记载的：

“1939年3月25日，陈才福部率高文
星中队官佐约1000人向南通日本侵略军
及海门警备队‘投降’，被收编为通如海启
崇绥靖队，陈才福被委任司令。”

“1939年4月12日上午，高文星率领
一部至体育场，佯称枪毙‘逃兵’准备起
事。余部仍留守营地。陈才福带领部队
在茅镇西接应。9时许，高文星为被捆的

‘逃兵’松绑后，即令部队向体育场隔河
相望的驻海日军警备队开火，遭日军猛
力还击，相持十多分钟，未能得手。高文
星唯恐日军从西边包抄过来，遂令部队
边打边退，待与留守部队会合后，便撤离
茅镇。当高部路经伪县公署时，向公署
内射击了一阵，击毙传达员一名，旋即冲
入伪县公署，俘虏伪警察所警察38人，
缴步枪13支，在混乱中击毙伪警察长单
德才，伪警察所书记周仲光，拘留所内人
均被释放，随后高部迅速西撤，日本侵略
军追击至茅镇西市梢。”

“4月13日陈才福部一个中队在通海
公路的兴隆镇准备伏击从南通方向来的日
本侵略军……由于情报不准确，突然从茅
镇出发的日军卡车自大兴镇由南向北驶
来，伏击队员措手不及……日军的掷弹筒、
重机枪向陈部阵地疯狂射击，不少士兵和
逃难的群众被击中，陈部士兵阻挡不住，迅
速撤退，战斗进行了半个多小时。此战陈
部20多名士兵阵亡。”

《中共海门地方史》对陈才福假投降的

事件用了1200多字进行记载，作为一部党
史对“野鸡”部队有这么多文字记载，实属
罕见。由此可见在海门抗日史上，陈才福
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对于陈才福的评
价，《中共海门地方史》中说：“日本侵略军
侵占领海门之初，各种地方武装力量（包括
陈才福的武装力量——笔者注）组织的战
斗虽没有多大杀伤力，但打响了海门抗日
的第一枪。”（当时是抗日初期，海门共产党
的抗日武装尚未建立——笔者注），这就在
党史中肯定了陈才福及各种抗日武装的抗
日举动。

《中共海门地方史》对陈才福假投降及
起义的记载，我们还可以从日伪档案中找到
佐证：1939年5月，日伪为庆祝“海门县公
署”成立一周年出了一本《海门县公署成立
纪念册》，该册中专门收录了一篇《陈才福部
叛变纪实》（约2800字）。该文用六个标题
记述了该事件的经过，其中在第三个标题

“叛变骚扰情形”中记述：“是日（指4月12
日）午刻，陈才福带领数百人由海赴通到达
八厂地方，已为友军长官及特务机关政务课
主任塔尾强先生识破奸计，当即开火痛击，
陈才福立时逃逸，毙匪甚众。海门方面系由
匪首高文星率领，就体育场集合，佯称枪决
逃兵，旋即齐向海门警备队部开枪围攻，幸
经河野队长洞悉其阴谋，随即以机枪大炮还
击，当场格毙匪方官兵百余人，余悉溃散。
其四郊联络之匪均经警备队分路痛剿，纷纷
逃窜，斩杀颇多。”当然伪方的记载尽管有夸
大其词的成分，但对于与陈才福事件的基本
事实与党史的记载差异不大。

再说陈才福的起义与投降
□李元冲

沈寿（1874—1921），初名云芝，
号雪宧。江苏吴县人，客居南通。刺
绣大师。其绣品作为慈禧七十大寿寿
礼上贡，慈禧亲笔书赠“福”“寿”两字，
从此更名“沈寿”。1914年，张謇在南
通创办女红传习所，沈寿应聘担任所
长兼教习。

沈寿七岁起从其姐沈立学绣，十
四五岁时绣艺已名扬姑苏。其绣品作
为慈禧七十大寿寿礼上贡名声远扬
后，清廷于农商部下设绣工科，委沈寿
任总教习。1904年11月，沈寿夫妻
由清政府派往日本考察。沈寿从日本
美术绣、欧洲素描、油画、摄影艺术中
得到很大启发，从此决心对传统刺绣
进行革新。

中国传统的陈设性刺绣，以摹
写书画为主要内容，称为画绣。刺
绣自身独特的表现力则因此受到制
约。在西方艺术的写实主义精神启
发、感染下，沈寿创造了一种全新的
刺绣艺术体系——仿真绣。在艺术
思想上，仿真绣以写实为宗旨，追求
物体自然形态、光影层次的立体效
果。在技法上，除继承传统针法外，
吸收日本刺绣中的虚针、肉入针技

术，并创造了旋针、散针两种新针法。
仿真绣的创立，改变了延续千年的传
统艺术表现手法，将中国刺绣艺术带
向一个全新的领域。

这期间，沈寿成功绣制了第一幅仿
真绣肖像作品《意大利皇后像》。这幅作
品在1910年的全国第一次博览会南洋
劝业会上备受推崇。就是在南洋劝业会
上，张謇对沈寿精湛的刺绣艺术造诣有
了深入了解，不久即派南通女师学生追
随沈寿学习刺绣。1911年，《意大利皇
后像》在意大利都灵万国博览会上再获
殊荣，夺得最高奖。会后，清政府将此绣
品作为国礼赠送意大利皇室。意皇后致
信盛赞中国艺术，并回赠沈寿钻石金表
一块。

中国妇女普遍熟悉刺绣，如能教习
她们提高技术，绣出精品，就能助其掌
握谋生技能，实现女性的自立自强。因
此张謇决定在南通建立一所刺绣学校
——女红传习所，而所长人选首先想到
了沈寿。1914年8月，沈寿正式就任南
通女红传习所所长兼教习。在她亲自
规划和传授下，女红传习所学制完善，
渐具规模，成为我国近代刺绣教育的中
心。1920年，张謇又创建南通绣织局，
请沈寿兼任局长，并在上海九江路、纽
约第五街开办分局，在瑞士、意大利等
地建立销售部，使南通刺绣进入了国际
市场。

沈寿在南通期间曾饱受病痛折磨，

但她“非病不能起立，无一日不为诸生勤
勤指授”。张謇请名医为她治病，安排她
休养，考虑到她职务繁重，屡欲给予加
薪，沈寿均坚决辞谢。沈寿曾对姐姐沈
立说：“啬公知我，以绣托我，知己之感，
吾心尽我力以为报。”而张謇对她人品、
才能更加推崇，赞其是“实业界仅见之人
才，教育界最近之模范”。

1915年，沈寿完成了旷世杰作《耶
稣像》。作品运用各种针技、上百种色
线，以写实手法将耶稣遇难时头戴荆冠、
血迹满面、两目失神的痛苦表情表现得
淋漓尽致。这幅作品在巴拿马太平洋万
国博览会上荣获一等奖。1919年，病中
的沈寿历时三年完成了她最后的代表作
《倍克像》。这幅作品以美国名伶倍克的
照片为蓝本，凭借自己的刺绣光影实践
经验，将倍克表现得惟妙惟肖、光彩照
人。这两幅绣像均被张謇收藏于南通博
物苑。后虽因战乱几经辗转，但张謇后
人精心保护，并于1986年献归祖国，现
存于南京博物院。

中国刺绣艺术延绵数千年，历代
艺人口手相传，相关的著作和文字记
录寥寥无几。清道光年间丁佩虽著
《绣谱》，却对针法无专门叙述。刺绣
著作的缺乏使得许多绝技失传，沈寿、
张謇常为此深感痛惜。1918年前后，
沈寿病痛渐重。张謇恐其技艺失传，
嘱其总结一生经验，进而决心共同努
力完成一部绣谱。

传统工艺历来难以笔录，艺人一般
不善文字表述，而文人不谙其技，难书其
妙。张謇不顾年事已高，事务繁重，担当
了撰录绣谱的重任。病中的沈寿从一
物、一事、一针、一法开始审慎思忆，详细
讲解，张謇则分门别类，记录整理。许多
难以表述的技法张謇均概括出来。就这
样先后三易其稿，完成以沈寿晚号雪宧
定名的《雪宧绣谱》。1920年，这部凝结
着沈寿毕生心血的著作在翰墨林印书局
出版。《雪宧绣谱》由张謇作序，分绣备、
绣引、针法、绣要、绣品、绣德、绣节、绣通
八节，系统总结了沈寿的艺术观，全面
论述了刺绣过程中的要领方法，重点
讲述了18种基本针法，及沈寿独创的

“仿真绣”理论。全书内容完备，条理
清晰，通俗易懂，是一部杰出的刺绣理
论著作。近代著名收藏家朱启钤评论
此书说：“其书集绣法之大成，持衷中
外，确有心得，可俾后人奉为圭臬，且
开中国工艺专书之先，断非丁佩之谱所
可同日而语。”

1921年初夏，沈寿溘然长逝于南通
织绣局寓所，年仅47岁。

在扬子江畔南通黄泥山（现称马鞍
山）麓有一片幽静秀美的园地，近代刺绣
艺术大师沈寿就长眠于苍松翠竹的荫蔽
环抱中。墓茔前的石牌坊上有张謇的题
字“世界美术家吴县沈女士之墓阙”，后
立汉白玉墓碑，前篆张謇手书灵表，后刻
沈寿遗像。

沈寿：
执掌南通女红传习所的仿真绣大师
□赵明远

图1：沈寿 图2：沈寿刺绣作品《意大利皇后像》


